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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沈从文小说的体会

当代文学巨匠沈从文是个每个细胞都浸满了湘西文化因子的作家。从文学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牧歌似的湘西世界；从社会的角度讲，他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勾画了一种人性本真的湘西文化。本文结合自己对沈从文作品的一些了解谈谈对他作品文化内涵的一些体会，现将体会总结如下：

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意义在于构建一种全新的文化

在沈从文的小说文本（也包括其他作品）中，沈从文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和湘西文化三者进行了对比性的描绘，以此阐释湘西文化的真谛，揭示湘西文化滋养下的湘西人自然的生命形态和自然张扬的人性。沈从文在试图构建一种自然和谐、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在他的作品中，他既反对以儒教为主的正统的中国传统礼教文化，也反对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他极力将三种文化的景观和人生实质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世人，并将湘西文化的真善美及这种文化环境中人性的健全、生命力的雄健和个性的自由舒展推崇到所有文化之前，其目的就是告诉世人：只有湘西文化才是活的文化，才是雄强、本真、至善至美的文化，才是最充满人性、人情美的文化。不仅正在颓败的中国甚至所谓的西方文明都应该重建、普及这样的文化，只有建立这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才会充满生生不息的生机与活力，人类的生命力才不会枯竭和凋萎，整个社会和世界才能达到人性发展的极至。

二、沈从文小说对传统文化和都市文明的“破”

沈从文与鲁迅、老舍对中国的旧文化、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不同，鲁迅、老舍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破而不立”，没有确定旧的文化破了之后中国文化的指向。而沈从文却上是在“破”的同时更侧重于“立”。他要创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信仰，要创立一种以湘西文化为核心的自主、自为、自然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充满人性的人生哲学。沈从文曾表示，他要建立生命、人性、自然三者统一的“一种爱与美的新的宗教。②”这里他所说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的、益于人性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信仰。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中国文化的边地，因此相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湘西原生态的乡土文化，这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有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本和前身，沈从文及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就是这种文化的活态。而北京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虽然它正处于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缓慢转化中，但这种传统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却又顽强地生存着。而上海则是一个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大都市，它是西方文明在中国本土上一个鲜亮的象征,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文化侵蚀力，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倒了之后,精神空虚灵魂疲顿时乘虚而入并疯长的一种文化怪胎。

三、善于用个性化语言去塑造人物形象
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里，我们感觉到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十分生动、丰满，尤其是女孩子写得特别美。仔细阅读后，却发现他很少去描写人物的外貌，他小说中人物的美丽都是我们读者想像出来的。他的小说主要是用了白描的写作方法，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活动以及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完成，特别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因此，也可以这么说，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很大一部份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人物自已“说”出来的，自然天成，一点人工斧凿的痕迹也见不到。

四、善于捕捉人性中闪光的部份，给人物注入灵魂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写的都是一些极普通的人，极普通的事，也没有特别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然而，就是这样一些普通人物的遭遇，一些生活的片断，却让人感动，让人觉得他的小说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美。原来，真正让人感动的是小说中人物的人性，让人觉得美的是人性之美。人性之美就是人性中闪光的部份。沈从文就是善于捕捉人性中的闪光部份，将人性中的闪光部份注入人物的躯壳里边，塑造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来。比如《边城》，写了翠翠、爷爷、二老、船总顺顺、杨马兵等众多人物，他们都很善良，有理性，有人情味，处理事情都追求完美，遇到难事都互相帮助，通篇是一幅即凄婉又温情的生动画卷，写的是普通人的健康的人性，让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原始的纯朴的美。在《柏子》里，写一个水手嫖妓的故事。对这样一个嫖客，沈从文用的悲悯的笔调去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手的人生命运让人同情，他常年在水上劳作，过着漂泊的生活，只有船靠岸的短暂时间才可以去岸上寻找片刻的快乐，他寻找到的片刻的快乐是用一个月劳苦所得换来的。柏子是一个小人物，受雇于人，没有经济地位，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但他仍然快乐的活着，柏子对生活的乐观态度正是他人性中的闪光点。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环境里，他还能这样活下去，正是他的苦中作乐，让我们旁观者心里感到沉重。沈从文写这样的一种人性，一种苦涩的人性，正是要让我们关注更多的像柏子一样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在《丈夫》这篇小说里，同样是写了娼妓有关的故事，但沈从文前后却是用了批判和肯定两种笔调来写。小说中的丈夫老七汉子是默许妻子老七到妓船上去卖淫的，这种不要廉耻的行为是人性的变异。当老七汉子春水时节到船上探亲时，目睹了妻子老七是如何被人践踏的，也亲身感受到了自已作为丈夫作为人的尊严的丧失殆尽，他的人性从麻木中痛苦中苏醒了，他捂住脸哭了，他不再追求那种不干净不道德的途径换来的金钱，他宁愿去忍受劳苦，于是他与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妻子老七一早就回乡下去了，人性复归了，这是一种觉醒的人性，沈从文用了肯定的笔调，人性中的闪光部份在于老七汉子和老七这对夫妻从人性迷失到人性复归。在《萧萧》里写的是一位童养媳的命运。萧萧十二岁时做童养媳，丈夫才三岁，这是封建社会残留的畸型的婚姻制度，当萧萧身体发育成熟时，丈夫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当她控制不住生理冲动与人发生关系弄大肚子时，想逃而没有逃成，向往城里女学生式的自由生活而没有成功，她被捉回去，差点被沉潭和发卖，虽然最终她没有被沉潭和发卖，把孩子生下来，被允许留在家里，做了小丈夫的大妻子，这个结局仍然是不理想的，萧萧仍然没有挣脱封建枷锁对人性的束缚，城里女学生式的自由生活仍然是她向往的目标，她没有放弃，她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将来要娶一个女学生做媳妇，让下一代人不再受到人性的压抑。萧萧这个弱女子人性中的闪光点是对人性自由的不懈追求。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写了许多不同的人性。在《夫妇》里写了一种自然的人性；在《在别一个国度里》写了一种忏悔的人性；在《龙朱》、《媚金、山洞和那羊》、《神巫之爱》等篇里写了一种追求完美的人性；在《虎雏》里写了一种野蛮的人性。总之，沈从文写这种种人性，都是为了将人性的闪光部份展现在人们面前，“闪光”不等于完美，而是表示其“特殊”，或可赞美，或可批判，或可拯救，或可给人启示。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里，他写家乡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写普通人物的人性，不管是什么人，是好人也好，是坏人也罢，他们的人性里边总有闪光的部份，别人没有发现，他发现了，别人没有写，他写了。健康的人性，苦涩的人性，觉醒的人性，自然的人性，忏悔的人性，追求完美的人性，野蛮的人性，他都写了。这些不同人性从不同的人物身上折射出来，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湘西地方一幅浓郁的生活画卷，在这幅画卷里，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构成了沈从文湘西小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善于写人性，是他湘西小说主要的创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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